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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後的青年貧窮再現：

揭露什麼？又遮掩什麼？＊

Representation of Youth Poverty since 2008:
What is Revealed and What is Veiled?

陳崇真**
Chung-Chen CHEN 

2008年爆發全球金融危機，經濟惡化的影響遍及全球，貧富差距在全

球各地成為社會問題，這背後反映的是全球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危機，而

與民眾直接相關的則是失業、低薪等問題，以及在生活中遭遇各種經濟緊

縮導致的對未來的擔憂。因此，各種探討當代貧困現象的論述如雨後春筍

般出現，貧富差距、M型社會、階級社會、青年貧窮等等，無不反映當前

整體社會正遭遇的各種困境。

這些論述從各種角度談論經濟發展遭遇困境造成的貧困問題。其中，

矛頭大多指向新自由主義發展的困境。1980年代，美國雷根總統（R o n a l d 

Wilson Reagan）和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Margaret Hilda Thatcher）率先推

動新自由主義政策，對內以縮減政府支出、擴大私有化、民營化為主，相

應的是雇傭勞動的彈性化，以及減少政府干預並鼓吹競爭的自由市場，對

外則以自由貿易作為全球經濟擴張的發展方式，並以此為震央席捲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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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1990年代蘇聯解體與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更讓新自由主義在全球範圍

造成巨大影響。歷經政策的推廣與運行，1970年代末、1980年代以降出生

的世代，遂成長在冷戰結束且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主導經濟發展的社會。

作為冷戰時期對抗共產主義最前線的臺灣，最早參與資本主義全球

化，不僅加入美國垂直分工體系，更緊跟著美國腳步，以美日為核心的加

工出口工業化作為經濟發展的圭臬。臺灣的戰後嬰兒潮發生在1940年代，

這世代的人在1 9 6 0年代至1 9 7 0年代恰逢「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

美國」，以及臺灣產業轉型為加工出口外銷的年代，因而經歷臺灣經濟起

飛，趕上時代更迭的各種浪潮（蕭阿勤2005）。而1970年代左右出生的人

則趕上臺灣在1990年代經濟成長的末期。

1990年以後，臺灣產業受到全球分工下的競爭影響，勞動條件與經濟

成長相比卻沒有明顯增長。因此，有關此類以「世代」或「青年貧窮」為

主題的報導或文章越來越多，從日本、美國翻譯而來的專書也時有所見，

臺灣也有出版如《崩世代》、《厭世代》等專書，專門探討此類貧富不均

下的世代貧困問題。甚至2016年政黨三度輪替後，蔡英文總統在總統就職

演說上，以「為年輕人打造一個更好的國家」作為開場，說道：

改變年輕人的處境，就是改變國家的處境。一個國家的年輕人沒
有未來，這個國家必定沒有未來。幫助年輕人突破困境，實現世
代正義，把一個更好的國家交到下一代手上，就是新政府重大的
責任。（蔡英文2016/05/20）

將年輕人的困境提升到國家問題的程度，青年貧窮成為被提上檯面呼

籲要處理的問題。然而貧困一直以來都是社會常見的問題，也不僅限於某

個世代。過往揭露社會底層弱勢的貧窮書寫中，主要將書寫對象聚焦在社

會中的某一群體，例如貧民窟、某類型的社會底層民眾、社會邊緣人、弱

勢的勞動階級等，例如1980年代的《人間雜誌》便以書寫底層人民處境的

紀實報導而聞名，又或近年林立青（2017）《做工的人》專門書寫底層勞

動階級的生活辛酸。

這裡就產生一個現象，近年來青年貧窮、世代貧困或貧富差距等等問

題，成為社會上的顯學，青年貧窮問題的揭露與世代貧困的書寫，成為報

2008年後的青年貧窮再現：揭露什麼？又遮掩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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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媒體或書籍出版中常見的主題，被廣泛的討論與探究。當然經濟危機造

成的社會現實，理所當然會成為主流大眾議論的話題，但經濟危機帶來的

貧窮處境、貧富差距，所影響的群體又不只是年輕族群，為何貧窮困境會

聚焦在一個世代或以青年為主要探討對象呢？

我抱著此好奇，發現大多討論青年貧窮的論述出現在2008年金融海嘯

過後，因此我以2008年後至今，以青年貧窮或一個世代遭遇的貧困處境為

主題探討的論述，如何在面向社會大眾傳播的文本中書寫，並聚焦以《遠

見》雜誌、1《崩世代》（林宗弘等2011）和《厭世代》（吳承紘2017）作

為主要分析的文本，探討這些文本中的青年貧窮論述揭露了什麼問題？又

是否掩蓋了什麼問題？這些面對貧窮問題的未雨綢繆，究竟產生的政治意

義是對體制的不滿？亦或是中產階級擔憂向下淪陷的社會共鳴？還是其實

未產生任何具政治意義的行動？

本文認為青年貧窮論述凸顯世代之間的價值觀參照與對台灣過去經濟

榮景的緬懷，卻也掩蓋了階級之間的複製與流動侷限等問題。在青年貧窮

的論述中，當越強調世代差異時，日益嚴重的階級差異，以及同世代「年

輕人」因身家背景經濟條件不一，而所面對的不同命運，都在青年貧窮的

論調中被淡化，而消失在讀者的視角。青年貧窮再現所產生的政治意義遂

成為選舉的選票、候選人的政見，失去個人參與社會變革的想像，形成去

政治的青年貧窮談法。

一、2008年以後的青年貧窮再現論述發展

若回顧「青年貧窮」一詞的發展歷程，根據新聞媒體的歷史紀錄，

「青年貧窮」一詞在臺灣開始出現，是在2004年泛紫聯盟召開「青年，你

的名字叫貧窮！」記者會，訴求工讀時薪的調漲（中央日報編2004/11/4；

1 本文參考《遠見》雜誌2008年至2017年之期別，從第259期到第378期，本文章
所參考之期別共計27期（遠見雜誌編2008-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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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報編2004/11/11）。 2詞彙反映當時社會的氛圍，在2000年爆發網路

泡沫經濟化危機後，新貧、工作貧窮、窮忙等問題成為社會廣泛討論的課

題。資本主義社會中，擁有工作就能解決貧窮問題，老幼弱殘才是容易陷

入貧窮困境的群體，這些既有社會福利運作的概念，在新自由主義發展下

開始被推翻，經濟危機造成的低薪、長期失業等問題，促成勞動彈性化及

非典型聘僱的發展契機，卻開始造成人們擁有工作卻仍陷入貧窮困境的狀

況成為社會常態，年輕的勞動者更是首當其衝，面對低薪衝擊。

在《遠見》雜誌中，可以看到對於青年處境的相關論述，在2008年開

始關注的是1970年代以後出生的六年級生，他們成長於臺灣經濟起飛的發

展階段，當出社會就業時，卻開始遭逢臺灣經濟發展的困境，甚至遭遇經

濟危機。面對新貧、高失業率、工作貧窮等問題，六年級生，尤其後段班

（1975年後出生的群體）遭遇極大挑戰。

當2008年爆發全球金融海嘯，當時剛執政的馬政府為解決青年失業率

問題，於2009年推出22K政策，原本用意良善的政策，卻使得平均薪資被

定住，且影響大學畢業新鮮人的起薪，青年貧窮的問題逐漸成為社會上的

顯學。在這之間《遠見》雜誌不時以特別企畫點出青年的困境，但也同時

鼓勵年輕人要努力面對困境。

2011年《崩世代》因應2012年的總統大選，原本要推出政策白皮書，

最後轉型為朝向一般大眾介紹臺灣處境的專書，書中雖不強調青年貧窮或

世代衝突，卻也體現出工作貧窮造成年輕世代的許多困境與問題，例如低

薪、買不起房、不敢生小孩等青年貧窮的困境。

從《遠見》雜誌中，可看到從2009年算起，歷經約三年的累積，雖然

政府的22K政策減緩了失業率，卻助長低薪問題以及延伸造成的工作貧窮問

題，尤其年輕世代成長於相對優渥的環境，出社會工作卻遭逢各種低薪、

失業困境，臺灣社會對於青年貧窮的處境展開許多討論。2012年8月《遠

見》第314期便以「年輕人憑什麼贏」作為封面主題，針對年輕世代的處境

2 見中央日報編。2004/11/04。〈泛紫聯盟：青年貧窮化  扁政抽手〉，《中央日
報》；聯合報編。2004/11/11。〈泛紫：重視青年貧窮問題〉，《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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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一系列企畫，而我認為從這一期開始，是個重要的分水嶺，《遠見》

開始重視這個社會現象，一邊點出年輕人遭遇的困境，一邊勉勵年輕人振

作起來改變困境，以各種成功的勵志事蹟給予鼓勵與希望。

《遠見》維持一貫以來的論調，雖然點出年輕世代遭遇的各種困境，

卻也不斷以世代之間的差異作為參照，藉以鼓勵年輕人要吃苦耐勞、努力

堅持，在困境中努力不懈。成功案例與勵志故事更是給予年輕人鼓勵與希

望，這種一面體現出青年困境又一邊鼓勵年輕人的論調，成為《遠見》再

現青年貧窮的一大特色（鄭亘良2004；邱楷恩2013）。

《遠見》雜誌的創辦人與董事長高希均教授，以鮮明的自由主義理念

領導《遠見》雜誌的論調與風格。高希均（2017）1977年在《聯合報》發

表〈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一文，引入美國知名經濟學家傅利曼（M i l t o n 

F r i e d m a n）的經濟學理念，大意就是每件事都要付出代價、每件事都有機

會成本，因此沒有白吃的午餐。這樣的論調，也如實運用在對年輕人的要

求與鼓勵上。

然而《遠見》對青年貧窮的處理方式，卻無法面對臺灣社會經濟發

展遭遇困境，以及臺灣年輕人大量出走，到薪資更優渥的地方去工作的現

實。尤其當2014年太陽花運動後，《遠見》逐漸不再有探討青年貧窮課題

的企劃，我認為《遠見》因其鮮明的自由主義理念，難以再用過往的論調

談論青年貧窮課題。

在2013年左右，臺灣社會開始出現一股駁斥《遠見》這類要年輕人努

力或充滿希望的聲音，並以負能量、厭世作為反撲。面對現實的困境，因

為再怎麼努力也難以成為成功案例，再怎麼辛苦也無法扭轉低薪現實，對

於《遠見》這類主流論述中的努力說詞，負能量以一種負負得正的方式，

消解了努力不見得一定成功的失落感與絕望感。在《遠見》逐漸失去探討

青年處境的論調時，厭世、負能量成為再現青年貧窮困境的鮮明論調，

2017年的《厭世代》就試圖整理這股厭世氛圍，再現青年貧窮的處境。

在這過程中，六年級後段班逐漸消失在青年貧窮的論述中，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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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七年級生和八年級生，即是所謂的80後、90後（1980年、1990年後出

生的群體）。青年的貧困處境以35歲為界線，從2008年以來，以新貧、工

作貧窮、找回上一代的吃苦耐勞，到厭世、負能量等論述成為再現青年貧

窮的重要內容。

二、青年貧窮體現出以世代作為對照

前述《遠見》雜誌探討青年貧窮，往往是為了體現臺灣當前經濟發展

的困境，而這困境有兩個進一步的解決方向，一個是期待臺灣出現下一個

郭台銘、下一個王永慶，只要有少數的年輕精英創業成功，就有機會透過

新的產業改變臺灣的未來。另一個解決方向則是期許臺灣的就業市場能夠

和諧，傳統產業、中小企業都能獲得充沛勞動力，讓臺灣整體經濟活絡，

因此《遠見》一直認為臺灣到處是工作機會，青年貧窮的一大問題在於年

輕人挑工作，或年輕人不願吃苦。

《崩世代》回顧臺灣過往透過減稅吸引外資投資設廠，帶動臺灣產業

發展的歷史，提出臺灣獨厚資本財團而造就過往的榮景，也因此當臺灣失

去廉價勞動力的競爭優勢時，遂也難以留住資本，甚至也留不住臺灣自身

的中小企業，而在高科技產業發展下，卻只能造就少數的高薪職缺，而難

以帶動臺灣整體經濟發展。也因此，在《崩世代》的論述中，其實原本並

沒有要處理世代衝突，因為整體政策環境出問題，影響的不會只是單一世

代，而是不同年齡群體。只是因為《崩世代》再現的青年貧窮處境，體現

出大環境下造成的工作貧窮問題，進而連帶影響少子女化，以及體現出政

府政策問題，因而當太陽花運動爆發時，《崩世代》書中的論述馬上成為

呈現世代衝突最佳的內容。

《厭世代》強調世代之間的衝突，並希望可以搭起世代之間溝通的橋

梁，可說是跟《遠見》一樣參照過往發展的榮景，卻各自談論兩個不同的

面相。《遠見》著重強調過往經濟發展的經濟，不論是吃苦耐勞的打拚精

神或是創業家精神。《厭世代》則著重強調因為時空背景不同，不斷參照

2008年後的青年貧窮再現：揭露什麼？又遮掩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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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經驗，反而加深當前年輕世代的困境，買房房價如此高，薪資卻十年

沒有成長，世代參照下盡是不同世代間的衝突與無法互相理解。

然而當《厭世代》向上追溯問題到中小企業的困境，進一步也認為工

作貧窮、低薪等問題，來自臺灣產業發展問題時，卻也呈現出跟《遠見》

相似的論調，認為臺灣還是需要透過產業轉型，以及提供年輕人更友善的

舞台，來改善年輕人的困境。在這點上《厭世代》就跟《遠見》沒有太多

差異，都認為臺灣的產業與經濟需要轉型發展。

也因此，《厭世代》雖然一開始想要處理世代衝突，並期望搭起世

代之間溝通的橋樑，但最後呈現起來，《厭世代》所處理的世代衝突，跟

《崩世代》並沒有太大差別，即不好的政策影響的不會只是某個年齡層群

體，而是都會影響到。而《厭世代》所提出世代衝突的根本問題，則在於

《遠見》這類硬要拿上一世代成功經驗加在當前年輕人身上的論調。

《遠見》、《崩世代》都以過往臺灣經濟的榮景作為臺灣產業發展的

參照，因此在這部分兩者都沒有呈現出世代衝突，而《崩世代》則因為對

臺灣歷史中減稅招商、發展加工出口、扶持中小企業的政策有所批判，因

此認為這樣的政策影響的是每個臺灣民眾，因此一開始並不太強調世代之

間有無衝突。

總而言之，以《遠見》、《崩世代》和《厭世代》作為參考，從中看

到對於臺灣經濟、產業發展如何變更好的想像，並不存在世代衝突。真正

的衝突在於不同世代之間的價值觀與成功經驗難以複製，硬要將過往的價

值觀、成功經驗複製到當前的年輕世代身上。這些對於青年貧窮的處境不

合時宜的對照，體現出青年貧窮呈現出的世代對照，是緬懷臺灣過往的榮

景，以過去經濟的發展作為想像，但也因為拿過去的成功來探討當前的失

敗，以及過去的成功經驗難以複製，因而造成衝突與反彈。

上述對不同世代的經濟發展想像不存衝突，卻在價值觀上造成世代衝

突的情況，可從馬克思主義中上層建築與下層建築的概念窺知一二。在馬

克思和恩格斯（1983: 56-78）合著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確立並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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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基礎作為下層建築和影響上層建築的概念，認為市民社會是從生產和

生產關係等經濟基礎中發展起來的社會型態，由經濟基礎所構成的社會型

態以及任何其他的觀念，屬於上層建築的基礎，進而形成意識形態。

馬克思（1972: 81-125）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序言中，更進一步說

明下層建築屬於經濟基礎，以及下層建築與上層建築之間的關係，認為物

質生產力的發展會伴隨相應的生產關係，而生產關係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

結構，也就是上層建築中的法律、政治、意識形態、價值觀等社會意識。

因此，世代衝突體現出的是馬克思主義中的上層建築，及在文化、價

值觀上，甚至是政治上的世代之間差異。而在經濟範疇的下層建築中，世

代之間並不存有任何衝突或差異，對於經濟的發展想像並沒有世代上的衝

突。不論是《崩世代》跟《遠見》之間對於經濟發展的想像，只存有彼此

的差異，但不存在不同世代之間對於經濟發展想像的衝突。

三、青年貧窮談的不只是青年，也不僅是貧窮

如果以為再現青年貧窮會看到青年悲慘的貧窮處境，可能會大失所

望。如前述所說，青年貧窮的再現大多圍繞在青年低薪、工作貧窮的困

境，並延伸探討低薪問題、產業發展問題，以及年輕世代如何應對困境的

方式。因此在《遠見》雜誌中，可以看到《遠見》對於青年貧窮的呈現，

一邊點出青年困境，但同時也參照上一代的經驗，給予鼓勵，提供各種勵

志故事、成功經歷。

而從《崩世代》的政策白皮書到《厭世代》對抗勵志的厭世浪潮，

也從青年困境談論到低薪問題、產業發展問題。青年貧窮本身，其實不是

聚焦在談論青年人遭遇的貧窮處境，這些青年貧窮的問題只是突顯低薪問

題、產業問題，臺灣的經濟發展問題。青年貧窮實際上既不只談青年，也

不只談貧窮。

例如《遠見》一路以來都非常關心年輕人的發展與出路，一直以各

2008年後的青年貧窮再現：揭露什麼？又遮掩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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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特別企畫、封面故事來鼓勵與勉勵年輕人，雖然這些成功經驗、勵志故

事都可說是普遍低薪大環境中的特殊案例，但《遠見》提出了面對大環境

下，個人如何以對的建言與鼓勵。這樣的鼓勵雖然後來得到厭世作為反撲

的回應，但不論是勵志或厭世，都是個人如何應對困頓大環境的方式，而

那困頓的大環境由於已經是錯縱複雜的產業問題、經濟發展問題，因而不

論是主流以《遠見》為代表的論述，或是《崩世代》、《厭世代》想反擊

主流論述的論調，最後也都指向政策問題。

在前面的章節中，都提及青年貧窮反映宏觀政策的狀況，也因此青年

貧窮的面相探討起來多且廣。《遠見》、《崩世代》、《厭世代》這些文

本的論調基本上都以年輕人遭遇高失業率、低就業率，以及就業卻領低薪

等等問題為出發點，而當收入或生活都不穩定時，進一步討論買房、成家

與少子女化的問題，因此房屋政策、少子女化的問題，都與年輕群體的狀

態息息相關。

而若探討為什麼造成高失業率、低就業率與低薪問題時，討論的方向

就會往臺灣經濟發展問題，或產業發展問題上偏。此外，有關學用落差也

是青年貧窮的一大問題，因此就會朝臺灣高等教育體制的面向，進一步探

討年輕人從大學畢業後的就業問題。上述課題都非常大，但又都能聚焦到

青年貧窮，並帶出這個世代的青年遭遇上述這些問題的困境。

因此，青年貧窮最終指向整個臺灣的發展問題，連最具創造力、活

力，理應成為社會中進步動能的年輕人都對未來感到絕望。年輕人因為失

業率與低薪問題，感到就業環境的不友善，或由於工作貧窮、窮忙，對生

活只剩下工作的處境感到絕望，或對高房價買不起房而感到無比失落，因

而現實問題並非是貧窮問題，而是對未來沒有希望而感到貧困感。這些貧

困感全都指向政府的政策問題。

但由於是政策問題，受影響的也不僅僅只是青年，青年貧窮呈現的整

體社會困境影響到的是一整個世代中的不同年齡群體，只是以年輕人作為

重要的論述對象。因此談的雖然是青年貧窮，但其實不只談青年，也並非

談貧窮。而是一個社會整體發展遭遇的困境。貧窮也非社福領域定義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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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窮問題，而是在物價上漲、薪資不高、房價高升的情境下，對未來感到

絕望的「貧困」問題。青年貧窮，因此成為臺灣發展困境的代名詞。

從這也體現「貧窮」的概念越來越複雜，當青年貧窮被突顯為社會發

展的困境時，該如何面對過往貧窮線所定義的貧窮問題。對此，可從社福

專業出發的研究窺見一二。例如黃世鑫等人（2003）便提出舊有貧窮的概

念被挑戰，「新貧」問題呈現窮人結構的改變，接受社會救助者不僅人數

提升，並有年輕失業者比例提升的問題。

「新貧」有別於舊有貧窮概念，將問題指向更宏觀龐大的社會結構問

題，也將貧窮的對象擴大到更大的範疇，例如經濟全球化或不穩定就業的

增加，而有工作其薪資卻無法滿足生活所需者，成為不被政府福利制度所

保障，而屬於「新貧」問題的主要群體（吳佩瑩2005）。

因此社福專業的學者也開始提出政府若仍以「發展經濟」為公共政策

的目標，面對新貧問題仍「不加思索的奉新右派主張為圭臬」，那終究只

是持續製造新貧問題，而非解決問題（呂朝賢2007）。當貧窮概念遭逢時

代變遷的挑戰，青年貧窮的論述體現的貧窮問題並非過往貧窮線等指標所

能概括。

四、大環境問題與年輕人問題的脫鉤

我認為從上述青年貧窮再現的論述中，體現出世代之間的參照，既有

世代之間對於經濟發展的一致願景，但也有世代之間價值觀上的衝突，最

後當青年貧窮所探討的課題包山包海，也逐漸形成個人難以面對與處理的

社會大問題。

《遠見》雜誌在呈現青年貧窮的處境時，一向都是政策歸政策、個人

歸個人。因此，面對宏觀的政策問題、大環境問題，《遠見》時常有其他

的特別企畫專門探討，或訪問專家學者、政府官員的意見，甚至從官方的

角度去看待這些問題如何解決。

2008年後的青年貧窮再現：揭露什麼？又遮掩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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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遠見》在提出年輕世代的困境時，總會話鋒一轉，開始點出困

境中也有成功的案例，或是藉由世代之間的對照，來勉勵年輕世代。《遠

見》很明確的表現出政策問題是政府的事，至於在大環境的困境中，個人

就要各憑本事來面對困難與挑戰，但只要能在困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與努

力的方向，就能為臺灣社會盡一份力。

而從《崩世代》到《厭世代》中，我認為《崩世代》從宏觀的新自由

主義發展的困境，逐漸講到臺灣重視財團的經濟與產業發展問題，進而逐

漸往下發展談到工作貧窮，以及進入到家戶的少子女化問題。《厭世代》

則從訪問個案，從個人的經歷與處境逐漸向上挖掘到中小企業的困境，進

而提出臺灣產業發展帶動經濟的期待，並藉此搭起世代之間對話的橋樑。

在《崩世代》與《厭世代》的論述中，體現兩個面向，第一個是批

判政府、但也相信政府，因為依然將期待放在造成問題的政府身上。第二

個面向是雖然強調不應該將問題視為個人問題，但在如何解決個人遭遇的

困境發展時，都是從結構面、政策面去談及，個人遭遇的困境因而只能被

動等待政策的調整。而人的主體性在此論述安排下，便逐漸消失了。儘管

《崩世代》在書中也提出關心政策、關心議題的參與方式，試圖建立起個

人與社會問題之間的連結，但這種連結對於參與社會改變的想像還是有所

侷限與不足。

當《遠見》雜誌的對於青年貧窮的論述，呈現出政策歸政策，個人歸

個人的論調時，《崩世代》、《厭世代》一邊認為不該將整體工作貧窮問

題限定於個人問題，卻也期待政府一定要改革施政方針，我認為這也加強

了政策歸政策、個人歸個人的論調。假若政府的政策一直不改善，個人就

得一直面對工作貧窮嗎？當政策發展與個人問題之間的關係，開始拉開距

離、失去連結，就變成大眾一邊期待政府改善，另一邊面對生活中的各種

現實困境，又只能想辦法各自努力。

尤其厭世作為一種對抗主流正能量的方式，其實也是一種讓人在面對

社會問題時，得以繼續在社會困境中生存的「反勵志」的一種勵志方式，

成為一種反對正能量的「正向負能量」。但其實這種「正向負能量」跟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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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要對抗的「正能量」，都在提供個人如何在職場上、或困境中生存下

去的鼓勵與支持，甚至由於厭世、負能量更誠實面對社會環境的不友善，

以及指出社會上的諸多問題，因此這股能支持在困境中生存下去的「正向

負能量」比《遠見》那種「正能量」更為有用。

貧窮問題如何被揭露並讓大眾正視，一直是貧窮書寫作為文化行動的

政治目的。然而過往貧窮的不被看見，比較聚焦在特定對象的書寫（貧民

窟、底層弱勢群體）。但我透過研究與分析《遠見》雜誌、《崩世代》、

《厭世代》這些文本如何再現青年貧窮，我認為當書寫的群體由個人的處

境逐漸發展到宏觀的政策問題時，在這過程中也抽象化了貧困的群體，也

因為群體的抽象化，提出的解決方案或建議，也會比較傾向從政策面著

手。因此我認為再現手法與指出問題之間，具有當再現的群體趨於抽象，

而提出的反應就越趨向於政策的情形。

我認為在這過程中，由於個人與政策之間的距離，以及問題越來越趨

抽象，導致個人面對龐大問題時，只能處理個人問題，而對社會問題、政

策問題產生無力感並因而失去連結。也因而將政策變革的期望，交付給有

能力解決這些問題的對象，可能是某個政黨、政治人物，或是某個團體領

袖。而這樣的狀態使得個人參與社會變革的可能性變低，也失去個人參與

社會變革的想像。

因此，為何當青年貧窮的問題連主流媒體、報章雜誌都在熱烈討論，

也都提出各種問題時，卻也僅僅只是提出問題而已，而沒有產生更具政治

意義的行動。而個人面對青年貧窮這包山包海的龐大社會問題，最終只能

尋找如何在充滿困境的社會中找到繼續生存的動力或方法。因此我認為從

《遠見》雜誌、《崩世代》到《厭世代》再現青年貧窮的論述中，體現出

為何青年貧窮已經是臺灣社會、甚至全球熱烈討論的話題時，青年貧窮雖

然點出了問題，卻也僅僅點出問題。

我也進一步認為，這能解釋為何當蔡英文總統在2016年就職時，會在

就職演說中將青年的困境上綱到是國家發展的困境，以及在近幾年的選舉

中，為何青年的處境總能成為賣點，成為各候選人提出的選舉政策。也正

2008年後的青年貧窮再現：揭露什麼？又遮掩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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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如此，當青年貧窮的論述都導向大環境的政策問題時，所產生的政治

行動意義在臺灣只是化成選舉的選票、候選人的政見，並失去了個人參與

社會變革的想像，以及其他參與政治方式的想像，例如參加工會、監督政

府的政策或對這社會體制有不同的期待或想像等等。我認為這樣的青年貧

窮論調反而造成一種去政治的情況。

五、結論：青年貧窮─揭露什麼？又遮掩什麼？

青年貧窮所框定的範圍當然是年輕群體，但也因為只聚焦年輕世代的

處境來談，就輕忽了其他群體的處境。可說青年貧窮的論調，凸顯了年輕

世代的處境，進一步體現臺灣整體政策發展的困局，然而也因此遮掩住了

貧富差距、階級分化等更普遍的社會問題。

中國紀錄片研究學者呂新雨（2008），在其《書寫與遮蔽》一書的封

面寫著：「書寫既是一個敞開同時也是遮蔽的過程。然而，書寫永遠負擔

著一個使命，那就是指向被遮蔽的存在。在這個意義上，對書寫本身的懷

疑與反思，正是書寫的動力。」我在上述探究青年貧窮再現的現象時，也

同時意識到青年貧窮聚焦青年處境談論，實際上凸顯了世代衝突，卻也因

此隱匿了貧富差距的問題與階級問題。

在這樣的論調中，社會上的問題聚焦在年輕人的處境，然而社會上原

本的弱勢群體，比如前述所說單親家庭、都市原住民等，實際上也共同面

對一樣的社會環境與問題。有錢人跟弱勢群體同樣面臨社會的發展困境與

經濟不景氣，但在青年貧窮的論述中，凸顯的卻是世代之間的價值觀參照

或對過去的緬懷，進而呈現世代之間的差異。然而貧富之間的差異、階級

之間的複製與流動，就在青年貧窮的論述中被遮掩了。 

例如步入中年的群體需要養育小孩、又有照顧長輩，夾在中間的處

境，同樣的不景氣，所導致的低薪或失業率，更是衝擊極大。3而老年人的

3 例如聯合新聞網在2016年就曾經以「流沙中年」為企畫主題，  報導40多歲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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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問題，假如也陷入貧困處境，其處境與年輕人相比，又更是容易跌入

社會的最底層。當經濟危機導致社會遭遇困境時，年輕人的低薪處境能壓

低人事成本，但年長一輩或資歷較深者，就很容易成為被裁員的對象，即

透過年輕人低薪與裁員資深工作者，進而縮減人事成本。

因此，主流論述聚焦強調青年貧窮的處境，卻也因此忽略其他年齡層

遭遇不同的困境，尤其社會更弱勢群體的處境就更難被看到，4貧富差距、

階級問題也在世代衝突下被轉移。即是說，青年貧窮凸顯世代之間的衝

突，卻也因此淡化貧富差距，以及世代之間階級複製的問題。

這並非說年輕人的困境不存在，而是強調出不論是否為年輕人，遭遇

低薪問題、失業問題，都會陷入貧窮或失去希望的困境中。強調青年的處

境與貧窮，容易導向經濟產業如何發展的政策問題，並轉移貧富差距造成

的階級流動問題與階級複製的問題。

我認為《遠見》、《崩世代》和《厭世代》這三組論述的共通之處，

在於強調世代差異的同時，卻也使得日益嚴重的階級差異，以及同世代

「年輕人」命運的不同，淡出了讀者的視野，有效地將社會普遍的貧富

差距問題轉為世代之間的衝突，但世代之間的衝突其實只有價值觀上的衝

突，然而在經濟發展上，其實並沒不衝突。因此世代衝突有效轉移了貧富

差距，以及富者恆富、貧者恆貧的階級複製問題。這也進一步凸顯主流青

年貧窮論述，真正關心的是如何找回臺灣過往的經濟榮景，因此最終導致

個人困境與社會宏觀政策之間出現距離，造成去政治化的問題。

眼前臺灣面對新自由主義發展遭遇的困境，其實歷史上也層出不窮，

甚至在資本主義社會初發展階段就已有跡可循。例如在英國維多利亞時代

初期，工業革命帶來資本主義社會初發展下，恩格斯與狄更斯便敏銳地觀

年世代面臨低新、窮忙，卻得同時遭遇長照問題或子女養育的問題（聯合新聞
網編2016/10/03）。

4 例如林立青（2 0 1 7）的《做工的人》，就描寫社會弱勢群體難以被看到的處
境。而這難以被看到，在於主流論述將這些弱勢群體化作可憐底層的樣貌，而
當談論整體社會氛圍時，將底層弱勢與普遍大眾的困境分開來談。因此在青年
貧窮的群體中，很難看到這樣的底層弱勢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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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到英國社會上的貧窮困境，兩人創新且具革新意義的書寫，不僅在當時

掀起熱論，以現在來看也是書寫內容形式上的創始者地位。5狄更斯首度以

底層民眾為主要角色，並在小說中嘗試扭轉上尊下卑價值觀（斯邁利2005: 

26-30），恩格斯首次指出無產階級能夠自己幫助自己，成為推動社會前進

的力量（列寧1972: 38-39）。

但狄更斯與恩格斯兩人之間最大的不同，在於如何讓社會變得更好

的想像，以及個人跟社會這大環境如何產生連結的想像。狄更斯追求的是

社會的和諧，因此對於社會政治經濟的運作並不批判，但狄更斯非常重視

個人在社會中是否盡了其該負起的社會責任，如果是底層民眾就是要透過

努力工作讓生活得以過的更好，如果是統治者就該積極處理社會弊病，

有錢人更該遵循道德良知改善這社會的問題。狄更斯相信個人的道德良

善，能更促使社會更加和諧運作，這一信念也表現在他的小說裡（斯邁利

2005）。

恩格斯則在日後與馬克思一同發展馬克思主義，與當時許多社會主義

者進行路線對抗，並也積極投入共產主義運動，相信無產階級的覺醒能推

翻資本主義社會，並帶來一個更理想、更公平更符合正義的社會。而恩格

斯提出的無產階級作為改變的主體，是一種將資本主義社會與個人連結起

來的論述方式，透過生產中的關係，上銜接到政治與經濟的分析，向下銜

接無產階級作為改革的主體（科爾紐1980）。相比下，狄更斯的文字中，

只顯露出個人要如何在社會中以道德良善來為這社會的運作增添一分力，

當每個人都存好心做好事，就能促進社會和諧並使其變得更好。

可以從《遠見》雜誌再現社會問題的方式看到狄更斯的影子，也因此

我認為恩格斯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或許可以提供我們一個參考方向。

恩格斯（1 9 8 3）透過生產與生產關係，將個人的問題與社會問題連結起

5 狄更斯於1 8 3 7年到1 8 3 9年之間於雜誌上連載《孤雛淚》後沒幾年，恩格斯在
1842年來到英國，開始他對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的田野考察，並於1844年至1845
年之間寫為《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不論是狄更斯小說裡反映的社會問
題，或恩格斯在文章中揭露的工人處境，都剛好是英國維多利亞女王（Q u e en 
Victoria）統治時期，也是所謂「維多利亞時代」剛開始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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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因此提出受苦受難的人們是社會變革的主體，無產階級是變革的根

源，是改變的可能。

即是說，在提出問題的同時，所關心的是經濟發展中人的問題，在面

對經濟危機自身的矛盾時，同時提出弱勢群體如何自立自強，形成社會變

革的主體，而在此情況下，所要解決的不僅是經濟發展的經濟危機困境，

更是直面貧富差距所造成的受壓迫者，以及將受壓迫的勞動者、弱勢群體

視為充滿政治性的、參與進社會變革的主體。

但這不表示我認為恩格斯在1 9世紀初談論階級的論述，可以直接照

搬到當前社會，作為解決當前社會困境的方式，也並不表示我認為恩格斯

當時的分析方式可套進臺灣當前處境，建立起個人與社會問題之間的連

結。我認為恩格斯在資本主義社會初發展的維多利亞時代，便以政治經濟

學的分析方式，得出許多精闢的論點，恩格斯的方法或許會是可以參考的

方向。這即是說在剖析社會問題時，除建立起個人與社會之間的緊密關係

與社會連結，更應思考個人與經濟危機之間的關係，思考自身與社會變革

的關聯。不因陷入世代之爭，而無視貧富差距的問題；不因追求經濟的發

展，而將希望寄託在投給某個政黨或政治強人，進而消除自身參與社會的

其他政治性。

本文以2 0 0 8年金融海嘯作為起點，探討之後青年貧窮論述的再現，

這之間歷經馬英九政府8年執政，以及蔡英文政府在2016年的政黨輪替。

實際上在這過程中，青年貧窮的論述大多集中在對以馬政府為首的國民黨

不滿，而青年貧窮導向宏觀政策的改革，期待的是有更好的政府能做出

變革，對好政府的期待當然並非寄盼國民黨改革，而是指向民進黨。當然

對藍綠政黨不期不待者，也將希望看向藍綠之外的新興政黨，有助小黨發

展。

我是從2 0 1 8年春開始研究此課題，在收集資料與文本的過程中，深

刻感受到從2017年以後，青年貧窮的相關討論越來越少，現在回頭來看，

2017年末出版的《厭世代》可說是分水嶺。到了2018年地方選舉，以及從

2019年下半年至2020年的總統大選，青年政策仍是各候選人不得忽視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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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課題；尤其韓國瑜與蔡英文的總統競選，更拉出世代分裂的重大爭議，

但主流論述中卻難再看到像本文中所提，以青年貧窮概括各種政策問題的

論調，更不用說從青年角度出發對執政當局不滿的批判。

這也讓我更有底氣地指出過去青年貧窮再現的論述，其所期待的某個

政黨或政治強人，是明確地指向民進黨的執政。而期待民進黨執政後的改

革，更是青年貧窮論述消解個人參與社會改革的一大原因。當然，若有論

者認為民進黨執政數年間，有效改革前述文中所提青年貧窮概括的宏觀政

策問題，包括低薪、居住、育幼、高教等問題，那也不無可能，有待日後

持續檢視與觀察。但若延續本文的觀點，日後可持續追問：是否民進黨執

政後，青年貧窮問題有所解決？年輕人不再那麼感到厭世？抑或青年貧窮

論述幫助了民進黨執政，卻也消滅自身作為議題的可存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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